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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《十日谈》第七天由此开始，第奥纽担任国王。这天的

故事内客是：妻子为了偷情，或是为了救急，对大夫使用种

种诡计，有的被大丈发觉了，有的把丈夫瞒过了。

东边天空里的星星都已隐没，只有金屋还在鱼肚白的晓

光中闪耀。总管起来了，推了行李来到女儿谷，照着国王的

吩咐，把一切安排停当。这一阵打点行李和驾马上车的声音

吵醒了国王，他立刻起身，把小姐少爷们都一一叫醒。他们

出发的时候，太阳刚刚起山。一路上只听得夜莺和各种鸟儿

唱着悦耳的歌曲，再没有象今天早晨那样清脆婉转，他们来

到了女儿谷，又有更多的鸟儿发出一片清音，好象欢迎他们

似的。

这地方的景物风光，他们重又仔细欣赏了一遍，只觉得

在晨光里看来，比昨天更引人入胜，他们吃了些美酒佳肴，

不愿意独让鸟儿卖弄歌喉，就唱起歌来，飘荡的歌声在山谷

中引起一阵阵回响，而鸟儿们也更多不甘示弱，便又唱出了

许多更加美妙的新曲调。

转眼到了午饭时分，国王吩咐把桌子摆在湖边上的桂树

和其他一些葱茏的树木的浓荫下。他们坐在那里，边吃边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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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湖里成群的游鱼，不仅赏心悦目，亦增加了不少话题。中

饭吃过，撤去席面，重新唱起歌来，甚至唱得比刚才更其起

劲。然后，能干的管家就在谷的四处摆下床铺，撑起法国哗

叽做的帐子，国王吩咐想睡觉的都可以去睡，不想睡觉的可

以任意消遣游乐。一会儿，大家睡醒了，应该集合讲故事的

时候也到了，国王便吩咐拿几条毯子来，铺在离他们刚刚吃

饭的地方不远的一片草坪上。大家在小湖边坐定以后，国王

吩咐爱米莉亚带头讲个故事，爱米莉亚就笑盈盈地这样开始

讲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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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日

故事第一

詹尼夜闻敲门声，把妻叫醒，妻骗他说有鬼，其实是她

的情人。后来她又胡诌了一些祛邪驱鬼的祈祷文，敲门声就

此停止。

陛下，今天这样出色的题目，假使陛下叫别人带头先

讲，那我该有多么高兴啊；不过，既是陛下命令我先讲个故

事给其他几位小姐做个榜样，我当然乐意从命。再说，亲爱

的小姐们，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也许将来对诸位都有所裨

益。如果诸位都象我一样胆小，尤其是怕鬼，就不妨用心听

听我这个故事，学会一篇受用不尽的祈祷文，那么，一旦当

真碰到了鬼，就可以用来驱鬼。说起来天知道，我真不晓得

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我至今也还没有看见过哪一个女人知

道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可是我们大家都一样怕鬼。

从前在佛罗伦萨的圣白兰卡丘地区，有个梳羊毛的人，

名叫詹尼·洛特林奇。这人手艺高明，但世故人情却一窍不

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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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。他有几分傻，常常被选为圣玛里亚·诺凡拉唱诗班的领

唱人，而且还负责管理这个团体。这一类小差使他担任过好

多次，并且以此自鸣得意。他所以会弄到这些小差使，乃因

为他是个有钱人，常常拿些小礼物去孝敬教士们。他送给这

个教士一双袜，那个教士一件长袍，又送给第三个教士一件

法衣———教士们为了报答，就教给他一些当地话的祈祷文作

为回报，诸如《圣阿勒克西斯之歌》、《圣白尔那多的挽歌》、

《马蒂他夫人颂歌》等等无聊的文词，他把这些东西都奉为

至宝，牢记在心，认为可以用来拯救他自己的灵魂。

他娶了个千娇百媚的妻子，名叫苔莎，是柯柯利亚地方

马纳丘的女儿，为人伶俐乖巧。她看见丈夫有几分愚蠢，就

看中了一个名叫费代里哥·第·纳里·培歌洛蒂的风流俊俏的

后生，那男的也爱她。于是她和她的侍女计议，设法叫费代

里哥到堪麦拉塔乡下她丈夫的别墅里去和她幽会。整个夏天

她都住在那别墅里，丈夫难得到那边去吃顿晚饭，睡一夜，

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去干他自己的营生，或是上教堂唱歌去

了。

费代里哥本就苦于没有机会接近她，于是在约定的那天

晚上，趁着詹尼不在家，就闯到他乡下别墅里，和他老婆一

同进餐，一同上床，好不快活。那一夜。那位太太睡在他怀

抱里，教了他六篇她丈夫所熟悉的祈祷文。

他们俩只希望以后还有欢叙的机会，又不便每一次都派

佣人去找他，于是两人商量好了一个办法：费代里哥的家离

此不远，今后他每天无论外出或回家，路过此地时，先要看

一看屋子附近的那座葡萄园。原来她在园里一根攀藤的杆子

上放了个驴子脑壳，如果那脑壳面朝着佛罗伦萨，他晚上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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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放心到她家里来，假使门关了，他可以在门上轻轻地敲

三下，她就会开门放他进来，如果他看见驴子脑壳朝着费也

索，那就表示詹尼在家，他千万不要来。他们就这样来往了

不知有多少次。

有一欢，詹尼说定晚上不回来，苔莎便煮了两只肥嫩的

阉鸡，约好费代里哥来吃晚饭，不料詹尼却很晚赶回来了。

她大为烦恼，只得拿出了一些另外烧的咸猪肉，陪丈夫吃

饭，一面关照侍女把两只熟鸡，连同几只新鲜鸡蛋，一瓶好

酒，用白餐巾包好，送到花园里去，放在草地旁边的一棵桃

树下面———那本是她常和费代里哥一块儿吃饭的地方，而且

到那里去可以不必经过住宅。但她因为心慌意乱，忘了吩咐

侍女在树下等候费代里哥，把丈夫回家的消息告诉他，叫他

把放在花园里的食物取去自吃。

夫妻上床不久，侍女也已睡了，费代里哥果然来到门

口，轻轻敲着门。这扇门离卧房很近，詹尼马上就听见了，

她当然也听见，却只装做睡着了，免得引起丈夫怀疑。过了

一会儿，费代里哥不见有人来开门，又敲了一阵门，詹尼奇

怪起来，就推推他妻子说：

“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？苔莎，好象有人在敲门呢。”

他的太太其实比他听得清楚，却故意装作刚刚醒过来的

样子问道：“呃？你说什么？”

詹尼说：“我好象听得有人在敲门呢。”

“敲门？”他妻子大声嚷道。“啊呀，我的詹尼，你不知

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鬼呀，这几天来，夜夜都把我吓死了。

我一听见这声音，就连忙把头蒙在被里，一直等到天亮才敢

伸出头来。”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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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尼说：“来，我的太太，就是闹鬼也不要怕；我上床

之前，已念了‘台·卢契’、‘盎台梅拉达’，以及别的虔诚的

祈祷词，并且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义，把床铺的每一边

都画过十字，所以不管什么凶神恶煞，也不怕它来害我们

了。”

他妻子唯恐费代里哥在门外等久了，会猜疑她另有新欢

而生起气来，便决心不管怎样也得下床来，设法使他知道詹

尼回家来了，于是她就对她丈夫说道：

“好极了，你念过祈祷文，你是安全了，可是我却非等

到把鬼赶走，是永远也不会感到安全的，趁你在这里，就给

我把鬼赶一赶吧！”

“但是鬼怎么能赶走呢？”她丈夫问。

他说：“我自有办法。有一天我到费也索教堂里去做免

罪祈祷，有个女修道士———啊，我的詹尼，她真是个道行最

深的女修道士。只有天主才知道她的道行有多么深———她知

道我是怕鬼，就教我一篇虔诚而灵验的祈祷文。她告诉我

说，在她没有出家以前，曾把这篇祈祷文试用过好多次，没

有一次不灵验。天晓得，我从来不敢独自一人去试一下，今

天正好你在家里，我们就一块儿来念吧。”

詹尼说，他非常乐意。于是两人一齐起床，轻轻来到门

口。这时费代里哥在门外已经有些疑惑，正在听着有何动

静。詹尼的妻子立即对詹尼说：“待会儿我叫你吐口水，你

就得吐呀。”

詹尼答应道：“好的。”

于是他妻子开始念起一篇祛邪驱魔的祈祷文来：

小鬼小鬼，昼藏夜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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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巴翘翘，大驾光临，

翘翘尾巴，快离开我的家门！

快到花园里的桃树下去显灵，

树下有香膏烹制的野餐一盆，

还有我家的母鸡撒的一堆粪，

你拿起酒瓶，一饮而尽，

你酒醉饭饱，快快逃遁，

莫再叫詹尼夫妇睡不安神。

然后她就对她丈夫说：“快吐口水，詹尼！”詹尼吐了口

水。费代里哥在外面听到了这一切，满怀嫉妒立即消除；他

虽然失望，却又觉得好笑，差点儿笑出声来。当地听到詹尼

大吐口水的时候，他暗中说：“留心你的牙齿，别一起吐了

出来！”

詹尼的妻子把这篇赶鬼的祈祷文念了三遍，才和丈夫一

同上床。

费代里哥存心来和她一起吃晚饭，没有吃成，一听这篇

祈祷文，自然明白了其中的意思，便马上去到那花园里，在

一棵大桃树下面找到了两只肥鸡、鸡蛋和酒，拿回家去，自

在享用，以后他和他情妇见面，常常拿这篇祈祷文取笑作

乐。

也有人说，那天她本来已经把驴子脑壳转向费也索，可

是有个庄稼人走过葡萄架跟前，随手用棍子把它一敲，敲得

它打了个转，朝向了佛罗伦萨，费代里哥见了，只道是情妇

邀他，就去了；而他情妇那次念的祈祷文是这样的：

鬼魂，鬼魂，看天主面上赶快走；

转动驴子脑壳的是别人不是我；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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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干这坏事，天主叫他吃苦头！

我现在和我的詹尼在家同床安卧。

他们说，费代里哥听了这祈祷文连忙溜了，没有吃到晚

饭，也不曾过夜。但是我的一个邻居老太太告诉我说，据她

小时候所听到的传说，这两种说法都是真的，不过后者不是

说的詹尼·洛特林奇，而是说一个住在宝达·圣彼罗的詹尼·

第·尼罗，他是和前一个詹尼一般无二的傻瓜。

亲爱的小姐们，你们可以任意挑选，中意哪一篇祈祷

文，或是两篇都中意，均无不可。你们听完了故事，自会懂

得，在这种场合下，这类祈祷文是很有用处的，所以奉劝你

们把它记住，将来有一天也许会用得上呢。

故事第二

佩罗妮拉把情人藏在酒桶里，她丈夫要卖酒桶，她就

说，她早已把它卖了，现有买主正在桶里查看。那情人听

了，连忙跳出桶来，要她丈夫把桶刮干净，然后买了拿回家

去。

大家听了爱米莉亚的故事，没有哪个不放声大笑，都说

那两篇祈祷文真是妙极了。她讲完以后，国王就命令菲洛特

拉托接下去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：

亲爱的小姐们！男人（尤其是做了丈夫的男人）欺瞒起

女人来，真是诡计多端，因此。要是哪个女人对她的丈夫使

了条诡计，你们听了一定会感到高兴，庆幸天下竟也会有这

种事情；不仅如此，你们还会亲自到处去讲给人家听，让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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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的男人也晓得：会使诡计的不光是爷儿们，娘儿们在这方

面并不比他们差！这样做对于你们很有用处，因为一个人只

要知道了他的对手也和他一样精明，他就不敢轻易捉弄别人

了。这样看来，谁也不会怀疑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类的故

事，要是让男人们听见了叫他们知道女人们在这方面也和他

们一样会耍手腕，那他们就不敢肆无忌惮地欺瞒女人了。所

以我就来讲一个出身低微的年青女人，怎样急中生智，骗过

了她的丈夫，保全了她自己。

不久以前，那不勒斯地方有个穷人，娶了个美丽可爱的

姑娘，名叫佩罗妮拉。男的是做泥水匠的，女的在家纺织，

虽然收入微簿，可是省吃俭用，日子倒也过得不错。有一

天，附近有个漂亮后生，名叫姜尼罗·斯脆那里奥，见了佩

罗妮拉，非常爱慕。便想尽办法去亲近她，终于获得了她的

欢心。于是他们想出了这样一个幽会的办法：每天早上那男

的在附近守着，一看见她丈夫出去干活了，就溜到她家里

来，因为她所住的那条阿沃利奥街，很是僻静，不怕闲人窥

见。他们就这样来往了不知有多少次。

她丈夫平日总是早出晚归，不料有一天，姜尼罗正在她

家里和她欢聚，她丈夫突然回来了，他看见大门紧闭，就一

边敲门，一边心想：“我的老天爷呀，我永远赞美你：你虽

然给了我一条穷命，可是你却赏给了我一个规矩贤慧的老

婆。你看，我一出去，她就锁上了门，免得闲人闯进来给她

找麻烦。”

佩罗妮拉听见一阵敲门的声响，就知道是丈夫回来了，

就对她的情人说道：

“哎哟，我的姜尼罗呀，我没命啦！真要命，我那个该

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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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的丈夫回来了！他从来不在这个时候回来的，不知道今天

是什么道理。说不定你进来的时候，叫他看见了。不过，无

论如何，看在天主面上，你且躲到那个大酒桶里去，让我去

看看他今天这么早赶回来有什么事情。”

姜尼罗慌忙藏身到酒桶中去，佩罗妮拉走去开门，让丈

夫进来，和他一见面就没好气地说：

“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赶回来呀？我看你把工具也带

了回来，大概今天不想干活了吧？照这样下去，我们怎么过

活呢？我们靠什么吃饭呢？你难道想把我的那件袍子和几件

旧衣裳都拿去当了不成？我日夜纺纱，纺得五个手指皮包骨

头，也不过只赚到几文灯油钱！我的好丈夫，亲丈夫，街坊

四邻的女人见我这么辛苦，都奇怪极了，人家都在笑话我

呢。你这时候正该在外面干活，谁知道你却摔着两只空手回

家来了。”说着，她就放声大哭，一边哭一边继续说下去：

“老天爷呀，我真是个苦命的女人呀，我出世的时辰真

不吉利呀，真是晦气，嫁到这家人家来：有身分的年青小伙

子不嫁，偏瞎了眼嫁给这样一个男人，丝毫不把他自己的老

婆放在心上！哪家女人不是有两个情夫三个姘头的，吃喝玩

乐，把丈夫哄得团团转，叫他们拿月亮信做太阳。有我活该

受苦受罪！我只因为心地好，不愿意耍这些花巧，就活该倒

楣，我怎么这样笨，不学学别的女人那样去偷个把汉子呢。

我的丈夫呀，你要知道，要是我存心不规矩，难道还怕找不

到人？看中我的漂亮小伙子多的是，他们一个个都巴结我，

愿意给我钱，送我衣服，首饰，只要我肯要，哪一样没有？

只是我昧不过自己的良心———我不是那种贱种养的———想不

到你应该干活的时候不去干活，倒溜回家来了。”

园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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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丈夫说：“我的好妻子，看在天主面上，快别生气。

请你放心，我一向知道你是个怎么样的女人。今天我更证实

了。我的确是打算出去找活儿干的，可是你我都忘了今天是

圣加利文节，外面找不着活儿干，所以我就早些回来了。不

过我却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可以供我们吃上一个多月。你瞧我

带来的这个人，他愿意出五块钱买我的酒桶呢，我想那只酒

桶放在家里也是碍事。”

佩罗妮拉说：“那就更叫我生气了。亏你是个男子汉，

天天在外面跑的，熟悉市面，居然把一个酒桶只卖五块钱，

而我这么个不出门不懂事的女人，看见这酒桶放在家里碍

事，却把它卖给了一个老实人，卖了七块钱。你回来的时

候，他刚刚跳到桶里去，看看它是不是有毛病。”

丈夫听了这话，喜出望外，就对那个跟他一块儿来买桶

的人说：

“老兄，对不起你啦。你只出我五块！你听我老婆说，

她已把它先卖给了别人，卖了七块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，”那人说着就走了。这时佩罗妮拉又对她丈

夫说：

“既然你回来了，你自己来和他谈判吧。”

姜尼罗躲在桶里，侧着耳朵听着，只怕发生了什么祸

殃，他必须见机行事。等他听清楚了佩罗妮拉的话，连忙一

骨碌爬出桶来，装做不知道她丈夫回来了，只顾大声喊道：

“大嫂，你在哪里？”

那丈夫马上走上前去，说：“我在这里，你究竟怎么

样？”

姜尼罗问道：“你是哪一位？我要和那位大嫂谈谈这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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桶的生意经。”

他说：“你尽管跟我谈好了。我就是她的丈夫。”

姜尼罗说：“酒桶没有毛病。不过我觉得那里面的酒渣

你一直没有倒掉，在桶壁上结了一层又硬又干的壳，我用指

甲刮也刮不掉。除非你把它刮干净，否则我就不买了。”

佩罗妮拉插进来说：“好好一笔交易，不能因为这么一

点小事就弄吹了。我丈夫会替你刮干净的。”

她丈夫连忙说：“当然，我一定刮。”

说着，他就放下手里的工具，脱下外衣，拿了一盏灯和

一把刮刀，跳进桶去刮。佩罗妮拉故意装得要看看他如何刮

法，便把自己的头、一条胳膊和一边肩膀都塞进桶里去。桶

口原不十分大，正好给她堵住，只听得她不断地指挥他道：

“这里刮一刮，那里也刮一刮。瞧，那里还有一点没刮

干净！”

再说姜尼罗，那天早上因为她丈夫赶了回来，玩得没有

尽兴，现在看到这女人在指点她丈夫刮桶，心想，大可趁此

机会补偿一下；所以趁她把桶口塞得紧紧的时候就扑到她身

上去，那情景真好比草原上春情勃发的公马，向一匹安息的

母马进攻。等他满足了青春的欲念，那丈夫正好刮完了桶，

于是他下了马，佩罗妮拉把头缩回来，让她丈夫走出桶来。

她对姜尼罗说：

“先生，你拿着这盏灯进去照照看有没有刮干净。”

姜尼罗朝桶里望了一眼，表示满意，当即给了她丈夫七

块钱，叫人把酒桶搬回家去。

故事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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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那多教士正和他教子的母亲寻欢，她丈夫突然回来，

她便推说教士此来是为孩子祛邪治病，把丈夫骗过。

菲洛特拉托讲到安息的母马，措辞并不隐晦，那几位小

姐又是绝顶的聪明，听了哪有不笑的道理，只是她们装做为

了别的事情而发笑罢了。国王见他故事讲完了，就吩咐爱莉

莎接下去讲一个，爱莉莎立即遵命讲道：

可爱的小姐们，爱米莉亚所讲的那个驱邪赶鬼的故事，

使我也想起了一个类似的故事。虽然我这个故事不及她那个

动听，可是我一时想不起别的故事可讲，只好拿这一个来应

命。

从前锡耶纳地方，有个青年名叫林那多，出身高贵，仪

表堂堂，他爱上了邻近一位有钱人家的漂亮太太，心想，只

要能找个机会和她搭讪，又不落痕迹，就不难如愿以偿，可

是想来想去都想不出一条计策来。后来见那位太太怀了孕，

他就想借此机会去和她攀个亲家。他先和那丈夫交上了朋

友，又找一个适当的机会，表示愿意做他孩子的教父，那丈

夫不知是计，竟答应了他。

既然做了亲家，从此他就名正言顺去看那位安涅莎太

太，而且大起胆子，把自己的心意向她和盘托出———其实不

用他说，她也早就从他的眼色看出来了。虽说那位太太听了

他的自白，并不显得有什么不乐意，可是他还是达不到目

的。

过了不久，林那多不知怎么当上了修道士；不管他究竟

满意不满意这项营生，却是一直干了下去。他当上了修道士

以后，也曾一度抛却凡心俗念，把那位太太忘怀了；可是他

虽然身披袈裟，没有多久，这些凡心俗念又油然而生了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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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他又衣饰华丽，完全是一副翩翩公子的气派，又动手编写

歌曲，写十四行诗，写歌谣，成天忙着唱歌之类的事情。

我为什么要尽为这位林那多修道士絮叨呢？天下的修道

士不都是一路的货色吗？世风日下，出家人竟也同流合污，

真是无耻之尤。他们吃得肥头胖耳，红光满面，衣服穿得花

里胡梢，一切的用具也都是那么华丽，可一点也不晓得害

臊。他们走起路来大摇大摆，不象柔顺的鸽子，而象是竖冠

突肚的火鸡。他们的地窖子里堆满了一罐罐的膏丹药物、各

种糖果、大樽小瓶的蒸馏香精和香油，还有马姆锡和塞浦路

斯等地出产的名酒，简直不是修道士的地窑，而是成了药剂

师或香料商的店辅。更糟的是，人家看见他们肥头胖耳，他

们并不引为羞耻。他们还道人家不懂得粗茶淡饭，清心寡

欲，经常斋戒，只会使人清瘦而健康，纵使生病，也不会患

痛风症，因为一个正派修道士的清心寡欲的生活，正是治痛

风症的良药。他们还自欺欺人，满以为人家不知道一个修道

士如果彻夜祈祷，严守戒律，自然只会落得苍白憔悴，哪里

会脑满肠肥？要知道，圣多明尼古和圣方济各非但都没有华

丽的衣裳，而且连一件长袍都没有，他们穿的都是不染色的

粗羊毛衣，只是为了蔽体御寒，而不是为了炫耀。但愿天主

留意这些事情，叫那些供给他们丰衣足食的单纯的老百姓，

不要再上他们的当了！

现在再说林那多修道士重新起了俗念凡心，三日两头地

去看那位太太。他越来越胆大，因此越发缠得她紧，要和她

行欢。那位太太经不起他再三恳求，又觉得他比以前长得更

漂亮了，有一天再也抵不住他的苦求和挑逗，只得象一般女

人在被逼得无可奈何、半推半就时那样地说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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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么！林那多神父，你们修道士也做这种事情吗？”

他回答道：“太太，我只要把这件法衣一脱掉———这当

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———我就成了一个普通的男人，而不

是什么修道士了。”

那位太太装出一本正经的面孔，说道：

“天啊，那还了得！你是我孩子的教父，我怎么能跟你

做出这种事来呢？这事情万万做不得。我还常常听到人家

说，这是一种很大的罪过，否则的话，我就答应你也无所

谓。”

林那多说：“如果你顾忌这一点，那你真是个傻瓜；我

并不是说，这不算罪恶，不过，一个人无论犯下了多大的

罪，只要能够忏悔，就会得到天主的宽赦。我倒要问问你

看：我不过替你的孩子洗礼命名，生这个孩子的却是你丈

夫。那么，谁和这孩子最亲呢？”

“当然是我的丈夫。”那太太回答道。

修道士接着说：“你的话说得对，那么，你丈夫不是跟

你睡在一起吗？”

“那当然罗。”她回答。

林那多又说：“那么，既是我和这孩子的关系比不上你

丈夫亲，当然更加可以了。”

她本来就不大能够辨别事理，经不起林那多的怂恿，就

把他的话信以为真，也许是故意装出一副信以为真的样子，

说道：“你这些高深的话，叫我怎么回答得出呢？”

于是她再也顾不得什么教父不教父。只得听他摆布。两

人一旦走出了第一步，以后就明来暗去地干下去了，反正可

以利用了这层宗教上的关系遮掩着别人的耳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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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，林那多带了个同伴来到她家里，一看没有外

人，只有一个讨人喜爱的小丫头在跟前，于是就叫他的同伴

带了那个丫头到鸽房里去教她念祷告文，自己马上和那位手

里抱着孩子的太太来到房里，把门锁上，在一张榻上取乐。

正玩得高兴，不料那女人的丈夫忽然回家来了。谁都没有听

见，直等他走到卧室门口敲房门，叫着他妻子的名字，她这

才着了慌，对修道士说：

“这一下我可没有命了。我丈夫回来了，这一回可让他

看出你我为什么一直这样亲近啦。”

林那多这时长袍法衣，都已脱去，只穿着一套便服，听

了她的话，慌忙说道：

“你说的是，如果我衣冠齐全，还想得出办法推托一下；

如今这副样子，让他进来看见，可就赖也赖不掉了。”

那太太忽然急中生智，说道：

“听好。你赶快穿好衣服。一穿好衣服，就把这孩子抱

在你手里。我出去同我丈夫讲话，你在里面仔细听着，然后

你再去同他谈话，就能够和我的话合拍了。其余的事全让我

来对付吧。”

这时她丈夫还在敲门，她马上回答道：“我来啦！”

说着，她就站起来开了房门，和颜悦色地对她丈夫说：

“丈夫，孩子的教父林那多教士在这里呢！真要谢谢天

主正巧派他来，要不是他，我们的孩子准没有命啦。”

那好心的傻丈夫听了这话，简直吓晕了，说道：

“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我的丈夫，”安涅莎说，“这孩子突然之间昏了过去，

我当作他死了，正在惊惶失措之际，他的教父林那多教士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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